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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入宮的嬪御

新見《唐故張嬪墓誌》小考
（首發）
歐佳
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生研究生
《唐故張嬪墓誌》拓片（下文稱《張嬪墓誌》）錄於《西安新獲墓誌集萃》一書，誌蓋已佚。誌石方形，邊長53厘米、厚9.5厘米。誌文楷書，共19行，滿行20字，共計343字（見圖）。
誌文內容雖較簡略，但仍可從中一窥唐初妃嬪的相關信息。現錄誌文於下，並就其中一些問題稍作考釋，以見教於方家同好。

唐故張嬪墓誌

嬪張氏，吴郡吴人也。其先策名强國，光輔五君，納說霸圖，決勝千里。自茲以降，繼軌連衡，懿德清猷，無絕於世。避地江左，仍為冠族，詳諸史策，溢於民聽。祖據，梁湘東王府諮議參軍、周[image: image1.png]


州司馬。父銳，上開府、尚書、憲部郎中。嬪天姿閑淑，幼而警悟。組紃之藝，無待外習；環佩之節，體自生知。遂得升奏洛陽，來備椒房之別。移家戚里，寔表高門之貴。袂良得位，柔順愈彰。貫魚升序，無虧端肅。既而銀環始進，玉液無徵，[image: image2.png]


草摧芳，靈芝殞秀。武德四年十月廿三日，薨於別館。有詔贈嬪，使者持節册贈，礼也。粵以其年歲次辛巳閏十月甲寅朔七日庚申，窆于芷陽縣之見子原。懼舟壑之屢遷，儻陵谷之將變，式銘貞石，以紀餘芬，其詞曰：

軒轅之緒，承家得姓。文成作師，通神翊聖。鐘鼎駢羅，龜組交映。羽儀南國，徽猷無競。挺生懿淑，璧潤蘭芳。林星比曜，昴宿騰光。譽流彤管，恩隆玉堂。道悠世促，桂樹銷亡。卜兆有期，自庭即野。悽鏘挽鐸，踟躕驂馬。深谷烟凝，荒郊雁下。千秋萬歲，空悲松槚。

張嬪之家世

誌文稱誌主張氏為吴郡吴人，則其當出身吳郡張氏。吳郡張氏系吳郡四姓之一，家族淵源悠久，遠祖中不乏匡扶社稷之功臣。墓誌“其先”一句即謂張開地、張平、張良祖孫三代事。所謂“策名强國，光輔五君”者指戰國時張開地、張平父子二人“五世相韩”，即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載：“大父開地，相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。父平，相釐王、悼惠王。”而“納說霸圖，決勝千里”則讚大漢開國元勳留侯張良以“運籌策帷帳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”的足智多謀助劉邦開創強漢的豐功偉績。

張良死後，“子不疑代侯”，後張不疑雖因不敬罪而“當死，贖為城旦，國除”，但其子張典仍官至清河太守，張典之孫張金則官至大司馬，張金子張乘封阳陵侯，故可稱“繼軌連衡，懿德清猷，無絕於世”。

而關於張氏“避地江左”的說法則主要有二，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稱張乘生嵩，“吳郡張氏本出嵩第四子睦，字選公，後漢蜀郡太守，始居吳郡。”《宋書·張茂度傳》則稱：“良七世孫為長沙太守，始遷於吳。”雖“未知孰是。但可以大致推定的是張氏出自張良七世孫，大約在東漢前期遷居吳郡。”

經東漢之發展，至三國時，吳郡張氏便“仍為冠族，詳諸史策，溢於民聽”。梁張勃《吳錄·士林》云：“吳郡有顧、陸、朱、張為四姓，三國之間，四姓盛焉。”而有關吳郡張氏在三國至齊梁間的發展及顯要人物，前賢已多有論及，此不贅述。

張嬪之祖父張據曾任“梁湘東王府諮議參軍”，後入北周，任“[image: image3.png]


州司馬”，但不見於史傳，且“[image: image4.png]


州”為何處亦暫未可考。其父張銳史書亦無傳。高祖時曾有吏部侍郎名張銳者，但不知與此張銳是否為同一人。
而《張嬪墓誌》則未言其曾於何朝授“上開府”，官至“尚書”，又任“憲部郎中”，此試蠡測一二。

翻檢史書，隋及唐初官制中，皆不見“憲部郎中”一職，唯隋初曾置刑部郎曹，並置侍郎一人，炀帝時改稱“憲部郎”，武德三年（620年）改為“刑部郎中”，則此“憲部郎中”恐為“憲部郎”之誤。又依下文，誌主張氏當於武德四年（621年）乃從洛陽選為李淵後宮，則當時其父亦應在洛陽。然武德四年五月以前，洛陽為王世充所據，而墓誌又并未言張銳因助李世民擊敗王世充有功，則“上開府”當不是李唐頒授，故張嬪之父張銳應當曾入仕隋朝為官。另有研究指出，在南朝滅亡後，吳郡四姓“中的一部分當然留在原籍，另一部分則來到關中，依憑他們的文化修養躋身於統治集團，得以支撐門戶。”張氏父子的經曆當正是這一說法的有力證明。

張嬪之生平

據學者統計，以往已知的高祖嬪妃共二十一人，其中張姓者四人，皆見於史書，但又皆無傳。史書對張婕妤著筆較多，乃因其為高祖晚年寵妃，且與尹德妃一同參與了太子李建成同秦王李世民的皇權爭鬥，為太子的支持者之一，武德九年（626年）“神武門之變”前夕還曾“馳語建成”。因此在武德四年即已辭世的誌主張氏斷非張婕妤。另三人乃是因曾誕育皇子而留下記載，一為高祖第十四子霍王元軌生母張美人，一為第十三子鄭王元懿生母張寶林，一為第九子周王元方生母張氏。但誌文既未提及張嬪生前所受封號，也未透露其曾誕育皇子
，故而張嬪當亦不在此三人之中。要之，則誌主張氏乃不見於史傳的高祖嬪妃，而其短暫一生更為高祖諸妃所罕見。

誌文稱，張氏自小便具備嫺靜善良的品性，表現出機警聰慧的性格。而“組紃之藝，無待外習；環佩之節，體自生知”中的典故則為唐時讚頌女子品行所習見。“組紃”見於《禮記·內則》：“女子十年不出，姆教婉娩聽從。執麻枲，治絲繭，織紝組紃，學女事，以共衣服。”孔穎達疏：“組、紃俱為絛也……然則薄闊為組，似繩者為紃。”後多指代女紅婦職之事。“環佩”見於漢劉向《列女傳》中孟姬之語：“妾聞妃后逾閾必乘安車輜軿，下堂必從傅母保阿，進退則鳴玉環佩……”後多以“環佩”喻女子儀態舉止端莊得體。墓誌中此二句即是稱讚張氏長於婦紅，心靈手巧，內修婦容，端然生姿，與白居易《封太和長公主制》中“靜無違禮，故組紃有常訓；動必中節，故環佩有常聲”所言意義相近。

因張氏蕙質蘭心，儀容具佳，故“遂得升奏洛陽，來備椒房之別。”正如前文提及，武德四年（621年）五月前，王世充據洛陽，至當月初九，王世充出城投降，初十，李世民入洛陽宮城，李唐才正式取得洛陽的控制權，因此張氏“升奏洛陽”應在此之後。而“來備椒房”則當是謂張氏由洛陽來至長安，成為高祖後宮之一。另據两《唐书》及《资治通鉴》所言，洛阳平定之初，高祖曾派遣後宮諸妃前往東都選閱隋宮宮人及府庫珍寶，那麼有理由猜測，張氏很可能是借此機會得以升奏入選。於是其家族，吳郡張氏這一“高門”自然也就榮膺外戚，門戶生光。再結合當時高祖後宮有多位張氏妃嬪來看，這其中或不排除有同族的引薦之功。

誌文繼而以“袂良得位，柔順愈彰。貫魚升序，無虧端肅”之語贊張氏“來備椒房”後之德行。“袂良”出自《易·歸妹》：“帝乙歸妹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……”意為帝乙出嫁少女，正室的衣飾不如側室的衣飾美好。故“袂良”可指代側室，“袂良得位”即言張氏來長安後居嬪禦之位。“貫魚”則出自《易·剝》：“貫魚以宮人，寵……”意指如貫串一排魚兒般引領眾宮女承寵於君王。則“貫魚升序”當與“贯鱼之次”、“贯鱼成宠”等相類，此處意指張氏於嬪御之列中依次承寵，無亂後宮。此時的張氏不但無改其賢德品行，反而愈加彰顯柔順之風，更見其端肅之態，言行舉止，可為典範。

但墓誌卻並未再述及張氏所得封號或所居品階，更未言其生育情況，而是以“既而”二字引出結局：“銀環始進，玉液無徵，[image: image5.png]


草摧芳，靈芝殞秀。”“銀環”乃上古后妃侍奉君王時所用標記，典出《詩·邶風·靜女》“靜女其孌，貽我彤管”之毛傳：“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……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，女史書其日月，授之以環以進退之。生子月辰，則以金環退之，當禦者，以銀環進之，著於左手；既禦，著於右手。”此處“銀環始進”當指張氏剛剛開始得到皇帝臨幸，與上文“袂良得位”、“貫魚升序”相承。但緊接著的“玉液無徵”則多表病勢沉珂，藥石無靈之意，如隋《钱大忍墓志》即以“金丹不转，玉液无徵”隱喻誌主錢夫人病重。則《張嬪墓誌》中“玉液無徵”亦當指誌主張氏身患重疾，而其後“[image: image6.png]


草摧芳，靈芝殞秀”無疑更是喻其香消玉殞——“武德四年十月廿三日”，張氏“薨於別館”。“既而”二字意指前一事發生后不久，則墓誌中當以此反映出張氏承寵未久，就已身患重疾繼而薨逝的不幸人生。

初唐時，皇后、四妃之下為九嬪，居二品。唐代后妃正以二品以上為貴，故“嬪”已算高位。然墓誌通篇雖以“嬪”稱張氏，但依誌文所述，張氏之“嬪”乃是死後有詔追贈，其生前恐未能享此尊榮。

張嬪之死葬

自武德四年五月初九後“來備椒房”，至當年十月廿三日駕返瑤池，張氏為高祖嬪御的時間當不超過五個月，而墓誌所反映出一些情況及對誌主身後事的處置，如張氏並未死於後宮，而是“薨於別館”；其“嬪”為死後追贈；墓誌行文簡略，缺載部份內容等，亦當與之承寵日短有關。

據現可見高祖妃嬪墓誌可知，李淵的莫貴嬪亦是卒於別館，其“貴嬪”封號也為追贈，故可比對參看。《大唐莫貴嬪墓誌銘》（下文稱《莫貴嬪墓誌》）稱莫貴嬪卒於武德元年（618）十一月，而李淵於義寧二年（618）五月接受禪讓，即皇帝位，改元武德，至當年十一月也不過六個月而已。恐由於此時帝業草創，故未來得及對妾室進行冊封，諸妾也未全部搬入宮中居住，仍有部份暫居別館
，莫氏當即其中之一。而在此期間，莫氏不幸染病而終至逝世，於是只好追贈“貴嬪”以示榮寵。不過，《莫貴嬪墓誌》還稱誌主“載誕璇枝，慶隆磐石”，當是指貴嬪曾生有皇子，那麼相較承寵日淺的張嬪，其身份地位自然要貴重許多，故墓誌詳記其名諱麗芳，終年三十二，對莫氏攻書擅文的愛好特長也有所述及
。

從莫貴嬪的經歷看，當時的別館可供妃嬪居住、養病。或與莫氏經歷類似，承寵不超過五個月的張氏初到長安，未能正式進入宮中居住，亦未來得及接受冊命封號，而是僅暫居別館中侍奉皇帝。在此期間，張氏染疾，最終不幸卒於別館，故只好追贈封號以彌補。再加之未有子嗣，少有監督等原因，《張嬪墓誌》中有關張氏名諱、享年等信息則皆未見載，墓誌文采雖尚可一觀，但用典行文卻也已流於形式，未能如《莫貴嬪墓誌》一般完備且突顯誌主的個人色彩。

張氏侍奉李淵時間不長，亦未誕育皇嗣，沒能如莫氏一般追贈“貴嬪”當不難理解。但正如前文所述，二品“嬪”亦已屬高位，或反映出李淵對張氏應頗為喜愛，可惜天不假年，不知高祖是否想藉此追贈表達惋惜之情。

“其年歲次辛巳閏十月甲寅朔七日庚申”，張嬪“窆于芷陽縣之見子原”。芷陽縣之沿革見於《舊唐書·地理志（一）》，《志》曰：“京兆府，隋京兆郡，領大興、長安、新豐……二十二縣。武德元年，改為雍州，改大興為萬年……二年分萬年，置芷陽縣……七年，廢芷陽如萬年縣。”其故地在今西安市東。而“見子原”地名則少見。據宋李昉《文苑英華》所錄唐獨孤及《故睢陽太守贈秘書監李公神道碑》可知，李公“諱少康……太祖髙皇帝五代孫也”，李少康於天寶三年薨於洛陽，“明年某月遷宅兆于京兆見子原先塋，禮也。”則見子原當爲李淵親屬的一處集中葬地，但其從何時而興起，將張嬪葬於此處又有何考慮則待考。以往研究認為，李淵后妃除陪葬獻陵的太穆皇后、萬貴妃、楊嬪等之外，其餘妃嬪葬地則不集中，恐未形成統一集中的區域，張嬪所葬芷陽縣見子原又為之前所未見，當爲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證據。

張嬪入葬時間距其棄世已過近半月，與在太安宮侍奉已身為太上皇的李淵，而於貞觀八年八月薨逝的楊貴嬪死後五日即入土為安的情況相比，張嬪的葬儀當尚屬完備。但墓誌亦並未表露太多悲傷哀悼之情，想必這位皇家別館的匆匆過客恐怕也未能留給世間太多的回憶。

餘論

除以上內容外，《張嬪墓誌》仍有一些信息值得繼續深入研究。一是對於初唐後妃品階中“貴嬪”封號的討論。唐代四妃下設九嬪，現可知高祖有昭儀宇文氏，則武德年間九嬪位號應較為齊備，但其中卻並無貴嬪之位，故學者對前文所說莫氏的“貴嬪”封號有多番猜測。其實九嬪中也無單稱“嬪”者，而今可知張氏死後追贈為“嬪”，或能為此類問題的深入討論提供一些參考依據。

二是張嬪與莫貴嬪不僅在身後經歷上較為相似，且《張嬪墓誌》與《莫貴嬪墓誌》在行文用典上亦有多處相類，如皆以“其先”引出先祖事蹟，又同見“環佩”、“袂良”、“銀環”諸典等
。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除兩位誌主身份相近外，或還表明兩方墓誌當出自同一人，或同一批人之手。唐時宮人簿籍及疾病死喪等皆由內侍省之掖庭局、奚官局等機構管理，而此兩方墓誌行文的相似極有可能是這類機構運作的反映，此或有助於進一步了解唐代內侍省的發展構成和管理制度等問題。

三是加上新見《張嬪墓誌》誌主張嬪，則已知李淵後宮已有五位張姓嬪妃，如此一來張姓在李淵後宮中所占比率甚至超過楊姓。但這些張姓嬪妃是否同出一支，而李淵又為何對張姓女子親睞有加則仍有待更多的材料發現佐證。

綜合初唐皇帝甄選後宮的一般情況看，張嬪“來備椒房”時恐尚不過二八芳华，其位居袂良數月而溘然長逝，所歷榮寵與衰敗竟是轉瞬之間。而又一如墓誌所預言，千年光陰，“舟壑之屢遷”，“陵谷之將變”，僅餘此“貞石”仍銘記“餘芬”。時也命也，唯留嘆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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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王化平老師的悉心指導，周陽同學提供資料並對文章提出寶貴意見，在此表示感謝。

� 《西安新獲墓誌集萃》（文物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32~33頁）一書謂該誌誌文滿行為19字，然細查拓片可見滿行當爲20字。


� 《新唐書·張行成傳》：“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：‘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？朕將用之。’銳言行成，調富平主簿，有能名。”巧的是，張行成也曾如仕隋朝，并曾在洛陽王世充手下為官。


� 相關內容詳見下文。


� 李淵稱帝後，曾先後將幾處舊宅，即其“龍潛舊居”改造升格為離宮別館，大致有龍躍宮、慶善宮、通義宮等處，莫貴嬪和張嬪的終所或在其中。


� 《莫貴嬪墓誌》稱誌主“好班姬之筆研，工蔡妍之真草。陳氏愧其花銘，孫婦慚其香賦”。


� 《莫貴嬪墓誌》中可見“生知環佩之節”、“故得家移戚里”、“位處袂良”、“銀環乃受”等語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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